【往事如烟】

南国第一印象

——《涉过远去的家园（之八）》
陈武光

（2015年12月3日）

编前话：作者赐稿时附言：《涉过远去的家园》共十三章，现节选大学毕业，分配来广州，至今的几个片段，挂网分享。据此，《涉过远去的家园》应该是陈武光教授的回忆录吧。
岁月荏苒，时光流逝，远去的家园，像一道小河，轻轻地从心中流过。
大学毕业，来到广州，任教某大学，住进学生宿舍，住第一层的一个房间,十多平米，住三个人，公共卫生间，洗漱间，整幢楼其它房间，是学生宿舍，住的是男生。
走进房间，满地垃圾，蚊帐飘落,不敢相信这是老师住的地方。上大学时候，我们住的房间，白天不准挂蚊帐，被子要叠成豆腐块状，那时搞什么插红旗，拔白旗活动，符合要求的插红旗，不符合要求的的，被罚插白旗。
打开门窗，眺望四周，杂草丛生，瓦砾成堆，一片荒凉。那是经济生活困难时期，每个班级都包干一块地，种一些蔬菜、番薯、花生，当时叫做“自留地”。烈日底下，几个学生和老师，在“自留地”里劳动，有的松土，有的浇水，有的拔草，劳动的说笑声，时不时从远处传来。
“自留地”四周，稀稀拉拉几颗木瓜树，挂着一串串木瓜，绿里透黄，有老师告诉我，这是南国“果王”。地里头，一片翠绿花生地，散落着朵朵小黄花，几株番茄吊着几个绿里透红的小番茄，几陇番薯地，绿油油的番薯藤，四周蔓延，生机勃勃，南国风光，第一印象。
晚饭后，二胡，小提琴，吉他，口琴……各种乐器，琴瑟之音，此起彼伏，客家山歌，潮州小调，怪声怪调，拌着哗哗哗水声，从洗漱间阵阵传来。
有个叫林荣赞的学生，和我很谈得来，海南人，历史系学生，是公安系统调干生，矮矮的个子，黑黑的脸庞，戴着一副黑色宽边眼镜，炯炯有神，为人温和。别看他个子小，打起散打，虎虎生威，刚柔相济，身手非凡。每天傍晚，他在学生宿舍前面广场，教同学们打擒拿术，看热闹的人，掌声阵阵，好不热闹。
夜晚时分，蛙声咯咯，虫鸣唧唧，火车南来北往，汽笛声呜——呜——呜——，划破长空，昼夜长鸣。房间里，蚊子成群，飞来飞去，嗡嗡嗡叫个不停，对面床的老师，一边扑打蚊子，一边满腹怨言喊着，“飞机起飞了！”睡到半夜，不知道被什么咬得浑身发痒，第二天打开席子，一排排小虫，成群结队，浩浩荡荡，往前爬行，奇臭无比，毛骨悚然，觉得奇怪。同房间老师说，这是臭虫，即使用开水烫，用药喷杀，今天杀了它，明天又出来。说也奇怪，这样杀不死的小虫，现在几乎见不到了，不知是什么原因。
不久，搬到单身教工宿舍，公共卫生间，洗漱间，一个房间住两个人。隔壁住着一个生物系老师，姓廖，专事绘画制图，不乏艺术家风度，我称老师为廖大师。大师房间书桌上，鸡蛋壳、苹果皮、橘子皮……随意摆开，错落有致，彷如一幅画作，一堆鞋袜，散落一地，不屑一顾，浪漫不羁。
有一次，大师到中山水乡采风，画了一幅油画，一条小河，波光粼粼，小河两岸，一排排荔枝树，胭脂红的荔枝，挂满枝头，垂吊河上。一只小艇，装着几箩荔枝，荔红叶绿，青翠欲滴，艇上坐着一个靓女，身穿藏蓝色白花大襟衫，长长的辫子，大大的眼睛，面带微笑，划着小艇，双掌荡起，水花四溅，一派水乡景色。
大师的画作，一张小报大小，当时广州唯一一家涉外五星级宾馆，出价五百元收购，那时大学毕业，一个月工资，五十一元五毛，第二年转正，六十一元五毛，伍佰元也算是大数，大师毫不犹豫，不为所动，一口拒绝。大师把画悬于房间墙中间，正对房门，非常醒目，路过的人，一眼看到大师画作，个个赞不绝口。每天傍晚，大师带着几个学生，欣赏画作，谈笑风生。
对面男生宿舍，住的是物理系学生，有一个学生，每天晚饭后，准时唱响粤剧名家马师曾粤剧《搜书院》，声嘶力竭，怪声怪调，阵阵传来，我不知底细，觉得奇怪，疑惑不解，有老师告诉我，这是粤剧乞丐腔。原來粤剧大师马师曾先生，以乞丐腔，享誉内外，家喻户晓，那个学生，沉迷其中，每晚学唱马师曾乞丐腔，自我陶醉，自娱自乐，乐在其中。
那时，晚饭后，我经常到学生房间，与学生谈学习、谈生活，学生出外活动，在我的房间门上，贴上一张字条：陈老师，我们到公园玩去，您也来跟我们一起玩吧。小小纸条，几字留言，宿舍深情，留下难忘友谊，留下美好回忆。
（注：学校关工网站刊发时间：2015年12月7日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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